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卓嘎、央宗姐妹成长生活的
隆子县玉麦乡，地处祖国西南边
陲。20世纪 60年代以来很长一
段时间，仅有父亲桑杰曲巴和卓
嘎、央宗姐妹一户人家，被外界
称作“三人乡”。她们在父亲桑
杰曲巴的影响和带领下，始终秉
持“家是玉麦，国是中国，放牧
守边是职责”的坚定信念，几十
年如一日，守护着祖国的领土，
谱写了爱国守边的动人故事和时
代赞歌。

坚守：逆向行进守卫国土

桑杰曲巴有很多次离开玉麦
的机会。

第一次是 20 世纪 50 年代。
西藏社会面临深刻变革，“流
言”迅速席卷了这个偏远小乡
村，很多人受蛊惑赶着牲畜，带
着家当，离开了自己的故土。

桑杰曲巴不为所动，留在了
自己的家园。“阿爸后来常说，

‘还有比当时日子更苦的吗？’”
卓嘎说，“当时，乡里的人要为
上层人当差，每年累死累活连口
粮都剩不下来，经常不得不乞讨
度日。”

留下来的桑杰曲巴一家很快
感受到了日子的好转。西藏民主
改革的春风吹进玉麦后，玉麦人
分了牲畜，有了吃不完的糌粑，
过上了安定的生活。

1962 年，只有三户人家的
玉麦成立了人民公社，桑杰曲巴
担任公社负责人。后来玉麦变成
了乡，桑杰曲巴又当了第一任乡
长，翻身当家做主人让桑杰曲巴
对玉麦这片土地有了强烈的责任
感。

“阿爸每次到县里开会，回
来总会把我们姐妹俩从放牧点叫
回来开会，说有精神要传达。”
央宗说，“刚开始，看着阿爸郑
重其事的样子，我们姐妹俩都不
懂他为何要这样。”

后来，桑杰曲巴到城里买了
几块布，亲手缝制了一面“国
旗”，带着姐妹俩举行了乡里的
第一次升旗仪式。“阿爸指着

‘国旗’说，这就是国家，有国
才有家。”

年年飘扬的红旗，让卓嘎、
央宗姐妹俩明白了，守护好脚下
的土地，就是守护好国家。

1983 年，政府将桑杰曲巴
一家与另外两户人家搬到了条件
更好的地方。不到一年，桑杰曲
巴又带着家人搬回了玉麦。

“阿爸说，如果我们都走
了，谁来守护这片土地？”卓嘎
回忆道。

再往后的很长一段时期，玉
麦只有桑杰曲巴一家坚守。

儿子们长大参加工作后，邀
请桑杰曲巴离开玉麦安享晚年，
但每次都被他拒绝。

2001 年，通往山外的玉麦
公路修通了，桑杰曲巴沿着这条
公路，去了一次拉萨。

也在这一年，桑杰曲巴离
世。卓嘎至今清楚地记得，父亲
临终前说，“不要离开，不然这
片地就没有人守了”。

卓嘎心里明白：脚下的这片
土地如果没有我们的人在这儿生
活，可能就守不住了。

传承：牢记嘱托姐妹守边

卓嘎、央宗姐妹俩再累也没
想过要逃离玉麦。

虽然印度洋的季风让玉麦雨
水充沛，但这片土地里却怎么也
长不出庄稼。“家里吃的粮食都
要翻山去运。”卓嘎说，“每次赶
着牲畜出山，最快也要一天。”

从玉麦出去，要翻越海拔
5000 多米的日拉山。每年冬季
来临，这条玉麦通往外界的唯一
道路，就会被积雪全部覆盖。如
果不赶在冬季来临前将吃的驮进
山，在漫长的冬季就只能挨饿。

为让家里的日子好过些，卓
嘎姐妹俩每天凌晨四五点就要起
床，放牧、挤奶、做酥油和奶
渣，一直忙到很晚。到了夏季，
为了照顾牲畜，姐妹俩在放牧点
一待又是一整季。

山里的日子除了生活上的
苦，还有见不到人的孤寂，什么
事情都只能靠自己。一次放牛
时，卓嘎要砸桩子拴紧牛绳，一
不留神砸到了右手大拇指上，鲜
血一下子涌了出来。因为找不到
医生，卓嘎只好撕下一块布条扎
紧伤口熬了过去。至今，卓嘎的
右手大拇指外撇呈“八”字形。

但再累再苦，卓嘎、央宗姐
妹俩也没想过逃离。“累得受不
了时，就想想阿爸的嘱托，睡醒
了就又有干劲了。”卓嘎说。

当年，卓嘎从父亲肩上接过
玉麦乡乡长的职务，一干就是二
十多年。这期间，玉麦发生了翻
天覆地的变化，玉麦的常住人口
也越来越多。

玉麦人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

走 出 大 山 ； 家 家 户 户 都 通 了
WiFi，家庭旅馆和小卖部都能用
微信支付；供电设备不断升级，
玉麦人彻底告别了蜡烛和油灯照
明，夜晚的娱乐活动变得丰富多
彩。2017 年，玉麦乡人均年收
入达到5万余元，远超西藏平均
水平。

在政府主导下，越来越多的
人搬进了玉麦。

2011 年，玉麦乡成立了公
安边防派出所，维护边境稳定和
国家主权更加科学规范。

也是在这一年，卓嘎卸下了
乡长的职务。有了大家的共同守
护，她再也不担心国土被蚕食，
坚守在玉麦已经成了根植于骨子
里的留恋。

信念：代代相传守边梦

2018 年年初，央宗的儿子
索朗顿珠毅然回到了玉麦。

以前，玉麦乡没出过大学
生。卓嘎说：“孩子们赶上了好
时代，都能上学，还不需要花
钱。”

大学毕业后，索朗顿珠本来
有机会不用再回大山。2016 年
藏历新年期间，索朗顿珠去成都
的一家滑雪场当教练，一个月就
挣了一万多元。“母亲给我打电
话说，‘你忘了外公的嘱托了
吗？这里有你的根，你一定得记
住啊’。”索朗顿珠说，“我很少
见母亲发那么大脾气，那次她是
真生气了。”

在索朗顿珠很小的时候，外
公桑杰曲巴就想让他当兵，回到
玉麦保卫家园。每次到县里，外
公给他买的礼物永远是玩具枪，
每次巡逻还都要带着年幼的他一
起去。

“每次巡逻都很苦，但不论
用 什 么 办 法 ， 外 公 总 要 拉 上
我。”索朗顿珠说，“每次到山
里，他总会给我砍一把竹剑，告
诉我要像战士一样守卫好我们的
家园。”

谈起玉麦的变化，现为乡公
务员的索朗顿珠说得头头是道。

“最近，乡里刚建起了气象
观测站和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
台，还用上了国家大电网的稳定
电力，结束了小水电站不稳定供
电的历史，我们的生活越来越方
便。”索朗顿珠说，“根据安排，
未来还将有更多人搬到玉麦居
住。”

“玉麦的明天一定更加美
好。”索朗顿珠说，“我会一直待
在这儿看着她的变化。”

据新华社据新华社

50 多岁的环卫工人老
李，一边打扫卫生一边吟诵

《春夜喜雨》。这首诗是他在
墙上学到的。“每天从墙上
看这些古诗词，看的次数多
了，也就学会了。”老李说。

这面墙位于郑州市二七
区碧云路上。

今年春节过后，碧云路
东侧破旧不堪的墙体被重新

“整容”。如今，碧云路上白
墙蓝瓦，蔷薇花攀墙而上，
绿叶中嵌着星星点点的小
花。花下方的墙壁上，写满
了各朝各代、风格迥异的诗
词。不远处的墙边，还专门
设了一个“诗路驿站”。

诗路驿站南侧的墙壁
上，是毛泽东的《沁园春·
雪》《诉衷情》等诗词，书
法苍劲挺拔、俊美秀逸。

继续往前走，墙壁上各
类中式窗棂隽秀清雅，里面
白底黑字，书写着《春夜喜
雨》《月夜》《寒食》《咏
柳》 等脍炙人口的古诗佳
句，让整个街道散发出特有

的书香气韵。
一名环卫工人说，碧云

路变化太大了,不仅墙壁上
写满了诗词，就连空调外
机、配电箱上也被装点成一
幅幅水墨画。由于附近有多
个学校，不少学生和家长经
常在这里驻足。

据二七区京广路街道办
事处人员介绍，今年 3月，
他们在碧云路两侧的墙壁以
及路边的景观牌上打造了
160个古诗词文化景观，街
道两侧挂了 300盆鲜花，将
碧云路打造成了一条“诗路
词道”。

把文化传承与提升市容
市貌相结合，使传统文化

“立足”街头，“诗路词道”
显著提升了城市品质。

晚综晚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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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儿童热爱音乐，学
歌、唱歌也是儿童教育和娱
乐的一种主要方式。好的儿
童歌曲不但能让孩子享受到
心旷神怡的美感，还能够潜
移默化地影响他们的价值
观，使他们一生受益。但现
在很多脍炙人口的儿歌还是
多年前流传下来的老歌，优
秀的当代儿歌数量稀少。

优秀的儿歌让人难以忘
怀，即便年岁增长也会牢牢
记着儿时的歌声。像《我们
的祖国是花园》《卖报歌》

《太阳出来喜洋洋》《小鸭
子》等经典儿歌，祖孙三代
都会传唱。这些经典儿歌不
但旋律优美动听，符合孩子
的年龄特点，而且内容洋溢
着正能量，不仅有助于促进
孩子语言学习、智力开发，
也有益于提升审美能力，促
进健全人格的形成与塑造。

儿童对于优秀音乐作品
始终有着强烈需求，但由于
经典儿歌数量有限，这就导
致孩子们的音乐世界很容易
被成人歌曲或者无厘头的网
络神曲所占据。这些歌曲艺
术水准不佳、审美格调不
高，有的甚至内容不健康，
在这类歌曲的长久熏陶之
下，难免会对孩子们的心理
健康造成不良影响。

导致当前儿童歌曲创作
不受重视的原因，一方面在
于儿歌创作的要求比较高，
不但要旋律优美，还要在歌
曲内容上贴合孩子的审美和
认知，充满童真童趣；另一
方面则是由于儿童歌曲的市
场占有率小，商业价值较
低，创作者的收入水平不
高，很难让人专心于儿童歌
曲的创作。

加强当代儿童歌曲的创
作已经迫在眉睫，否则儿童
的精神世界就将存在失守的
境遇。儿歌创作关系到祖国
花朵的健康成长，全社会都
应重视并鼓励儿歌创作，为
孩子们的精神世界提供更有
营养的音乐浇灌，进而培育
美好心灵。

卓嘎、央宗姐妹：家是玉麦 国是中国

央宗和他的儿子索朗顿珠在一起央宗和他的儿子索朗顿珠在一起。。卓嘎和孩子们一起玩耍卓嘎和孩子们一起玩耍。。

优秀儿歌滋养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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